






































































The Globalization Story of Fancy High He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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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買方(buyers)「要你爬，你就爬。」而第一
線普通工人呢？她們月薪含加班費不過一千多元
人民幣，哪天能夠穿上自己手工打造的絢麗高跟
鞋？說穿了，所謂的品牌精品，在耀眼奢華的背
後，是一串冷酷的剝削鏈。本片討論層次，已經
超出一般所謂「血汗工廠」的面向，而指向資本
主義對人、動物、生態的多重剝削關係。
值得玩味的是，高檔鞋的零售價很高，一雙
可高達五、六百歐元，甚至比 iPad 還貴。影片中
的台商表示，他獲得的加工費，約占零售價的百
分之十五到二十；一般而言，製鞋業有百分之五
到六的毛利。反觀從事高科技電子產品組裝的代
工廠，只能拿到售價百分之二到三的毛利。
根據一些鞋業廠商的說法，所謂的高檔鞋並
不是好做的生意。雖是高單價，但是單子非常小，
一張單子經常小到只有幾十打，而且品質要求嚴
苛，很不容易達到要求，須經常面臨品管上的挑
戰。這需要具有高度彈性的生產能力的廠商才能
做到。
中價位的鞋子：終端市場售價在 5000到 8000
元台幣之間的鞋子，廠商的F.O.B.（離岸價格）報
價大約在 18美元左右（大約 580元台幣）。而一
萬元以上的鞋子，F.O.B.報價在 25 美元左右（大
約800元台幣）。中價位的訂單比較大、容易做，
不會造成需要不斷調整生產線的麻
煩。換言之，比較容易「衝量」。對
比之下，高價位的鞋子（每雙售價從
一萬台幣到三萬台幣都有）很難排生
產線，其製程較接近手工打造，好像
「繡花」一樣。因此，一般而言，製
鞋業者偏好中價位而非高價位。這樣
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台商在中國仍然
持續著衝量的遊戲。然而，衝量競爭
又必然與cost down的壓力相生相形，
一步一步走向利潤率下降的趨勢，而
無法扭轉買方品牌資本對價格協商權
的掌控。在全球生產鏈中，台資處於
半邊陲的位置，幾乎是宿命地持續
著，它既是剝削者，也是受剝削者。
「我愛高跟鞋」這部紀錄片提醒
我們思考：所謂的傳產，究竟是不是屬於低技術
的夕陽工業？是否值得廠商與政府投入更多的研
發經費與獎勵政策？台灣廠商處在這條全球生產
鏈的關鍵製造環節，如何能夠爭取合理的代工價
格，使勞工獲得生活工資、享受良好的勞動環境，
並且對生態環境友善的生產體制？
關於高科技的神話，專研奈米科技的台大物
理系林敏聰教授，有一次在富士康事件研討會上
說：像富士康這種製造廠，算不上是真正的高科
技；正確的理解應該是：「低技術門檻—高效
率組裝業者」，因此可以利用大量的人工，藉著
嚴格訓練、每日不斷填補生產線上的勞動力耗損，
來達到衝量與品管的目標。這種工廠集團，組織
成一座超龐大的社會政治經濟空間，構成了超現
代的產業大怪物 (industrial Frankenstein)，靠嚴格
的紀律、精準的控制，才有可能管理得動，使喚
得了；以這種人海經營模式衝量削價競爭，準時
交貨。但是，使用 Frankenstein（科學怪物）的比
喻，既貼切又是危險而不祥的，因為那怪物最後
將毀滅掉創造他的人。仔細想想，富士康的高科
技成分是在「管理」這一塊，而最近它發生的問
題，也恰恰是出現在「人的管理」上面。
高科技神話，另一則故事也很有啟發，有位
台幹老友曾說，設想一個在上海做便當生意的人，
「我愛高跟鞋」劇照：處理牛皮的工人。（照片由導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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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中午準時將幾萬個熱騰騰便當準時、衛生地
送達消費者，你說「這是高科技還是低科技？」
這個便當故事的「楣角」一樣是在有效率的管理。
這位朋友因此挑戰我們說：這個便當業者是高科
技還是低科技？
「我愛高跟鞋」提供我們豐富的訊息，值得
進一步思考的層次很多。而這部影片製作之精緻
細膩以及在美感與批判層次的提升，也為同類的
紀錄片設立一個新的製作標準(benchmark)。最
後，值得注意的是，這部影片的誕生，象徵著台
灣的中國研究與台商研究水準的提升與累積。一
個製作團隊開拔到現場前，要把功課先做足；否
則，在田野中混，憑運氣做 fishing expedition（摸
底探路）則不知何時才可以獲得所需的影像資料，
也不知何時才能結束在田野的日子。這一點對於
剛做田野調查的學徒，是很好的示範。眼尖的觀
眾會發現，在影片結尾的製作團隊名單中有一位
田野顧問，就是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鄭志鵬
教授。「我愛高跟鞋」是賀照緹導演的系列紀錄
片《穿在中途島》的其中一集。這個紀錄片系列
的製作過程，有了學術研究者的參與，為紀錄片
專業與社會科學田野調查的合作，樹立了一個相
當出色的運作模式。

